
32

上海戏剧••••••••• SHANGHAI THEATRE聚焦

豪放舞台婉约声

□陈思和

淮剧《半纸春光》观后

这个剧本是根据郁达夫的《春

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两个短

篇小说改编的。这两个作品都是现

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从海派文学的

发展上看，《春风沉醉的晚上》是以

上海产业工人为主人公的新文学开

山之作，它开启了海派文学中描写

现代大都市社会底层生活的新传统。

《薄奠》是以北平人力车夫为题材的

新文学作品中最完整也是最生动的

一篇。这两篇小说都描写了底层劳

动者美好高贵的人性，郁达夫本人

也自称，这两篇小说“多少也带一

点社会主义的色彩”。长期以来，海

派戏曲舞台上不断上演旧上海风情

故事，表现的是租界、酒吧、舞场、

妓院以及旧式洋房里的一幕幕阴暗

的勾心斗角，这当然也是海派文化

题材中的一个传统。但作为中国最

早产业工人汇聚之地的上海，杨树

浦的工业区，“下只角”的贫民窟，

萌芽状态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

知识分子的左翼活动等等，这同样

是海派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传统，而

且是海派传统的主导性的一面。所

以，上海淮剧团把郁达夫的作品搬

淮剧舞台，似乎是难上加难。

然而，舞台上的《半纸春光》

确实成功了。可以说，这个戏提升

了淮剧的艺术精神。我对淮剧的历

史传统不是很了解，大致上说，淮

剧是比较接近社会底层的，尤其在

进入上海以后，起初接触的观众可

能比较草根，淮剧在审美艺术上借

助传统的苦戏题材来宣泄观众心中

的忧懑和悲愤，同时又通过铿锵的

唱腔表达底层民众的抗争之心。这

一传统被长期保留下来，形成淮剧

在海派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的艺术

风格。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都市人

口的流动与发展，淮剧观众的职业

身份、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于是都市新淮剧应运而生，在艺术

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如《金龙与蜉

蝣》《西楚霸王》等作品在人性刻

画的深度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上都

达到了新的高度，在粗犷的艺术模

子里注入丰富复杂的人性因素，同

时也保留了大江东去式的豪放基

调。在这个前提下，我想进一步探

讨《半纸春光》对淮剧艺术带来的

新的提升。

人文新淮剧《半纸春光》在上

海初演时，管燕草要我写几句话，

我毫不犹豫就写了以下的话：“淮

剧向以金戈铁马大江东去为传统，

而《半纸春光》却携带着浓浓书卷

气走出了传统，别开生面，让流浪

知识分子、烟厂女工、黄包车夫等

城市贫民在淮剧舞台上展开一部有

情有义的新式都市剧。”我先读了

剧本，先前也曾与燕草讨论过改编

郁达夫作品的一些问题。说句心里

话，我虽然鼓励她把郁达夫的作品

搬上舞台，但还是为她担心。我深

知其中难度。郁达夫的小说擅长抒

情，抒的是个人的感伤、沉沦之情；

擅长描写心理冲突而缺少动作性，

几乎没有戏剧冲突。这两个特点与

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特点正好相

反。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在多元

海派戏曲的艺术架构中，人们似乎

已经习惯性地认同了各剧种长期形

成的主要艺术倾向和主体风格，如

昆剧的雅致、京剧的辉煌、越剧的

缠绵、沪剧的通俗、滑稽戏的谐谑、

而淮剧，则以粗犷雄风为审美特点。

所以，要把郁达夫的缠绵风格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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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她从家乡来到

上海，父亲去世，孤身一人，出卖

自己的劳动力做工取酬换取生活资

源。虽然贫穷受气，但人格精神是

独立的。戏中她表述自己的工资是

每月九块，她还为邻居玉珍介绍工

作，每月八块，认为有了稳定收入，

夫妻间也不再为了经济问题吵架

了。这与传统女性靠着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讨生活就很不一样，也为她

后来选择离开慕容望尘有了铺垫。

进而，正因为陈二妹是依靠出卖劳

动力而生活，她既是现代产业系统

的创造者建设者，又是与这种劳动

制度相对立的异化者，她不像人力

车夫李三那样念想自己买一辆车，

她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同时，又非

常仇恨这种劳动关系，仇恨自己的

劳动财富不属于自己所有。这是现

代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最初发轫。这

就决定在这个戏里，陈二妹的形象

很有光彩，主动性大于慕容望尘，

更大于李三夫妇。所以，在这个戏

里，慕容望尘与陈二妹之间的男女

情缘，还不仅仅是天涯沦落人的关

系，更不是知识者对底层女性的启

蒙和拯救，而是两个来自不同阶级

不同教养的男女之间的感情沟通，

从隔膜、同情到彼此欣赏和理解，

直到相知。

慕容望尘是一个流浪型的知识

分子，他是留洋学生，喜欢俄国文

学，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翻

译的文稿还没有出版，暂时沦落

上舞台展示新海派的风采，不仅填

补了淮剧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

关系，也是把自身与海派文化建设

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半纸春光》的主线是《春风

沉醉的晚上》男女主人公的故事，

副线是《薄奠》里车夫的故事。除

了陈二妹用的是小说人物的名字

外，其他人如慕容望尘、车夫李

三和他的妻子玉珍的名字都是添加

的，人物性格和生活细节也都有了

一些改变，融入了改编者的理解。

如果以郁达夫的原作为标准，《半

纸春光》基本上是遵照原著的风格

来改编的，把原作中浓浓的人文精

神注入了剧情，整个九场戏贯穿的

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男女情缘，

缠绵婉约的生旦对唱和连唱，轻巧

抒情的独唱，抒发的都是内心感情

波澜和彼此间的感情交流，这里没

有大起大落的时代风云，没有大锣

大鼓的豪迈唱段，也没有生旦净末

丑的传统角色搭配，洋溢在舞台上

的是一派书卷气。改编者为这个

剧本取名《半纸春光》，我觉得特

别符合舞台上的氛围和感觉。“纸”

既是量词，又突出了书卷气，“春光”

暗示了心理的暖意与希望，而“半”

字又恰到好处地提示了春光仅处于

朦胧、萌芽状态，是一种克制的觉

醒与情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追求着中国传统艺术的最佳境界。

这种人文气息的艺术效果，显

然与传统的淮剧艺术精神是不相符

合的，但是其效果产生了婉约的美，

非常之美。整个唱腔通过优美动人

的抒情来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

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以追求精神共

鸣。我从未意识到，淮剧艺术可以

通过如此优美的“文唱”来完成。

管燕草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她告

诉我，其实淮剧唱腔里一向包含江

南民歌小调的抒情性，只是我们过

于从习惯性的认同出发，忽略了淮

剧艺术中被刚健雄风遮蔽了的阴柔

因素。她这个观点启发了我，我联

想起我在淮安的漕运博物馆所看到

的历史：明清两代淮扬一带是运河

的中转重镇，交通发达，商业繁荣，

人口流动，盐商的奢侈挥霍生活，

可以想象，淮扬的文化应该是异常

多元丰富，青楼美女，艺坛怪杰，

风流一代人形成的文化艺术不会仅

仅是金戈铁马所能概括，更不是草

根文化所能代表。《半纸春光》的艺

术改革可能是大胆冒险的，但也是

有创意的，可能通过这样的冒险，

把淮剧传统中的缠绵柔情的因素重

新发扬，形成新淮剧的多元丰富的

追求，来满足都市青年观众的现代

趣味。

郁达夫的作品本身具有现代性

的丰富内涵，所以《半纸春光》的

内涵超出了传统戏曲的才子佳人的

言情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陈二

妹是一个烟厂女工，这个形象具有

传统女性所不具备的性格特征。我

们看到了，陈二妹在都市里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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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在舞台上，主要吸引观众眼

球的是陈二妹与慕容望尘的故事，

因此，能否处理好车夫李三的故事，

成为对编创人员的一个挑战。在我

的理解中，车夫李三在这个舞台上

是作为陈二妹的陪衬出现的。李三

夫妇也是从农村来到大上海，与老

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一样，他的生活

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没有摆脱农民

个体劳动者的范畴。他向往的仍然

是自己要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一

辆车），生活方式也是一家一户的

孤立状态。所以李三出现在舞台上

的形象是孤立的，演员的形象也是

孱弱的。这为他以后扛不住天灾人

祸的命运打击埋下伏笔。戏的第一

场，德华里群像里没有李三的身

影，他是在陈二妹与慕容初次交流

以后才单独出场的，接下来就是夫

妇吵架、拒绝陈二妹为玉珍找工作

等等，李三都是作为陪衬人物，没

有抢了主要人物的戏。从故事性来

说，李三身上有大起大落、生生死

死的成分，本来是可以浓墨重彩来

表现的，但编导都放弃了，反而把

李三在暴雨中丧命的悲剧移植到慕

容与陈二妹在暴风雨里拉车的第六

场，这是非常出彩的一场。这一场

的内容是编剧添加的，而导演运用

载歌载舞的戏曲形式，把男女主人

公抗争命运的内心挣扎和彼此间的

感情融汇，处理得有情有义，有声

有色。假如缺少这样一场动作戏，

整个戏的连篇“文唱”就会显得有

向的心理基础。顺便提一下，两位

演员在这个戏里创造的角色都是很

到位的，尤其是演二妹的邢娜（注：

首轮演出中的饰演者）。陆晓龙饰

演的慕容与郁达夫小说里的原型有

一定距离，但这种距离感反而更加

符合戏中的情节逻辑。陆晓龙的慕

容性格内向，表情憨厚腼腆，感情

交流中时时处于被动状态，但几分

儒雅增加了在二妹心目中的分量。

他不太像我们通常在传统戏曲里看

到的又酸又浮的文小生角色，反而

更接近老生的气质，稳重大方，刚

健挺拔，我是觉得更加传神。如果

舞台上表现一个风流倜傥、放浪形

骸的慕容望尘，可能更接近郁达夫

原作的风格，但对于淮剧艺术的特

征而言，未必就很贴切。也许，这

就是淮剧艺术与其他剧种（如越剧）

不一样之处，即使是缠绵，也含有

内在的刚性。

由于这个戏改编了郁达夫的

两个作品，所以，作为叙事副线的

车夫李三夫妇的故事也是值得重视

的。在原作里，两者是没有任何关

到贫民窟来栖身。他与二妹是萍

水相逢，虽然可能彼此产生一些感

情，但是最终两人的生活道路是不

一样的。因此，戏里在描写他们之

间的感情交流时既要碰触到感情的

核心——爱情，又要有极好的分寸

感。戏里有一段唱词写得很好，陈

二妹在与慕容倾诉衷肠，但又暗示

彼此即将离别时，二妹叫了一声“哥

哥”，然后两人对感情产生了不同

的理解：

二妹：一声哥，瞬间隔开我和你。

慕容：一声哥，顷刻拉近距和离。

从二妹的角度来说，她本来

希望与慕容结夫妻之好。但此刻用

“哥”来暗示他们最终只能以兄妹

相称，情绪含悲。从慕容的角度来

说则相反，他本来感觉到两人之间

的距离很大，现在二妹呼他“哥哥”，

以为是彼此距离拉近了，情绪含喜。

这种差异感固然来自二妹始终是两

人交往的主动一方，但同时也暗示

了，两人各自对对方的感情理解是

不一样的。这是整个戏在艺术上强

调了彼此间克制感情，强调含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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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一下角色，让慕容离开德华

里，是否更加自然呢？理由是慕容

本来就是暂时借住德华里，离开也

属正常，而且工头是忌恨慕容，二

妹仓皇离开似乎没有解决这个矛

盾。如果，以慕容望尘作为一个陌

生人来到贫民窟为开幕，以慕容望

尘在众邻居的保护下匆匆离开德华

里为终结，叙事线索似乎更加完整，

再连接尾声中的慕容重访德华里，

似乎更加顺理成章。

《半纸春光》是近年来难得的

一部有创新意识的淮剧作品，我希

望编导们能够认真对待，艺术上精

益求精，不断提升，使它成为海派

戏曲舞台上的一个精品，发挥出更

大的影响。 

        

有一个显得比较粗壮的汉子等，观

众不一定记得住他们的角色名字，

但都能留下鲜明的印象。尤其在尾

声里，在慕容望尘的虚幻感觉里，

这一群人围在桌子边包馄饨的其乐

融融的场面，特别符合戏中的怀旧

情调。

最后，我想对戏中结尾的处理

提出一点想法，与编导们讨论。前

面说过，这个戏的情节发展是随着

人性发展自然推进的，没有刻意制

造人为的矛盾来添加紧张的戏剧冲

突。但是在结尾处理上，二妹与慕

容两人分手的情节，处理为工头要

迫害慕容望尘，二妹被迫离开上海

回到乡下。这样的处理固然比较有

戏剧效果，但是我大胆设想一下，

点沉闷；假如由李三之死作为这场

戏的内容，当然也可以出彩，但从

整体结构上，就显得有点抢戏。而

现在这样处理，全剧有了二妹与慕

容的感情“高潮”，接下来的“李

三之死”“薄奠”“分离”几场戏，

由盛到衰，起落有致，结构上显现

得十分完整。

由此可见，《半纸春光》导演

的手段非常干净利索，她集中力量

把男女主人公推到舞台中央，而其

他人物都作为陪衬人物，不仅是李

三夫妇，我更欣赏的是德华里的群

像，他们没有很多戏，每次出现也

是“一群人”的集体亮相，但从装

束打扮到寥寥几句唱词，譬如那个

拾荒的“爷叔”，那几个妇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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